
□徐静
上周，《山大六学院2016年迁入青岛校区》消息

见诸报端后，引发各界关注，更搅动着无数新老山
大人的心绪。百年山大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再次
回归青岛，让熟悉山大发展沿革的人，不由地回想
起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青岛和山东大学曾携手走
过的30年历程。

“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在青岛的创办，使青岛这
座远离京沪文化中心的海滨城市，第一次在全国树
立起文化地标。”那时候，难怪有人调侃，在青岛的
大马路上一不小心就碰上一个文人，小巷子里一不
留意就撞到一个作家。别的不说，只在我编辑人文
齐鲁的一年多时间里，就编辑了许多山大与青岛交
集的故事：老舍、洪深、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童
第周、赵俪生、童书业……因此，本期人文齐鲁又特
意编发了一篇《听华岗校长讲政治大课》的文章，作
者田广渠当时在（青岛）山东大学校刊《新山大》做
编辑、记者，有幸近距离聆听华岗校长在大学路校
园中心广场讲政治大课。“那时，每到周六（隔周）下
午，中心广场便人山人海，除了山大师生、家属外，
青岛市的机关干部、中学教师、工商业者、文教系统
的人士，都踊跃前来听讲。”

这情景，又让我不由得想起老舍先生曾把山东
大学比作青岛的冬，他深情地写道：“一个大学或者
正像一个人，他的特色总多少与他所在的地方有些
关系。青岛之有夏正如青岛之有冬，可是一般人只
知道其夏不知道其冬。没有去过山大的人，容易想
到青岛既是富有洋味的地方，山大的学生也得洋服
郎当的，像些华侨子弟似的；根本没有这回事。‘山
东’二字满可以用作俭朴静肃的象征，所以山
大——— 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 不但是个北方
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
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静默。”很期望这“冬”
的精神，会让山大在今后的发展中再创辉煌，让它
不止是两座城市的大学、一个省的大学。

年年金秋同，秋秋浪漫声。秋意正浓的日子里，
面对一望无际金黄飘香的农田，有人有舞动金镰的
欲望，有人有回忆过往的心动。作者孙清鼎的《战三
秋》回忆的是40多年前三秋会战中的火热感受，“那
时候农业机械还很稀少，运送庄稼、土杂肥全靠人
力地排车，耕地耙地大都使牛，有时牲口实在忙不
过来，为了赶进度就用人上，喊着号子人拉犁子、人
拉耙。最忙活的那十几天，出工收工两头不见太阳，
午饭也要在田间吃。”作者怀着深深的感情写下特
殊时期秋收时节的劳动剪影，让昔日阔野里忙碌的
身影和舞动的镰刀，带给今天的我们些许回味。

刊前絮语

冬的精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山东大学（青岛）———

听华岗校长讲政治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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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玺

一晃之间，那场史无前例
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
经过去了四十多个年头。前几
天，一张失而复得的照片被我
从书堆里翻了出来。这张照片
虽不是我拍的，但与我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记得知识青年来我村是
1974年，那一年我21岁，是村里
的一名电影放映员，业余喜欢
摄影。当时县里举行的迎接知
青大会是在明水绣江俱乐部召
开的，七郎院村迎接知青大会
是在村中央篮球场北边的戏台
上举行的。那天拍摄知青下乡
过程中，我还见到有两位摄影
老师也在拍照，其中一位是县
文化馆的吕宗成老师，另一位

是从泰安来的摄影记者王芳
洲，他来章丘主要是搜集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的材料。第二天
王芳洲老师来到了我们村，我
带他去了村里的女知青点。

那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里面
打扫得很干净。一排五间北屋的
门口上，是刚贴上的大红对联，其
中一副对联是“扎根农村干革命，
广阔天地炼红心”。这天女知青都
在家，她们非常配合王老师的安
排，连续拍了五六个镜头。其中，
有从屋里走出来的，也有从院子
里往屋里进的。再往后，有背着背
包站着望着远方微笑的。

不知不觉，眼看到了中午，王
老师对收进镜头的画面不是擦
汗就是皱眉头。王老师索性不拍
了，走到一个叫孟建华的知青跟
前问：“能麻烦你讲讲你带着行李

进这个门时的情况吗？”小孟说，
人可多了，有老人，有小孩，有帮
我们拿背包的，有给我们拿物品
的……正在这时，贫下中农代表、
负责做饭的赵光祥走进大门口
喊了一声“吃饭喽”，这时王老师
突然来了灵感，一把抓住赵光祥
大爷的手，亲切地说，大爷我给您
照张相好吗？老人乐哈哈地说行。
王老师就把老贫农赵光祥安排
在中间，小学生站在老人一边。孟
建华站在老人的跟前。王老师让
赵光祥对知青说几句话。王老师
举起了相机。

记得还是那一年，王老师
回单位不久，给我寄来了那次
拍的部分照片。又不知过了几
个月，给我寄来了一本《山东青
年》，封面上刊登的就是这张照
片（如图）。

1950年1月，华岗首开讲座

华岗这位老革命家、马列主义
理论家，于青岛解放不久的1949年9

月20日，从香港乘船到达青岛。华岗
夫人谈滨若同志告诉我，“老华”所
乘船只原定在上海靠岸，准备从上
海去北京，由中央安排工作，因国民
党不断派飞机轰炸，船只好驶来青
岛。他的老朋友，青岛市军管会主任
向明热情地接待了“老华”。当时，华
岗的肠出血病正在发作，呼吸系统
也有症状，需要医养。向明“爱才如

命”，一再向华岗建议：“你先留在青
岛养病，山东文教界很缺干部，你还
是留下来吧，中央的手续我去办。”

中央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养病。向
明即指示驻山东大学军管会代表罗
竹风等人前去探望华岗，征求他对办
好山大的意见。之后，他先后担任了
山大校委会主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刚解放不久的山东大学，正处
在由旧大学向新型大学转变的时
期。华岗高瞻远瞩，紧紧抓住政治思
想教育这一关键环节，亲自登台讲
政治大课，让师生员工认清全国的
政治形势，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

1950年1月7日，华岗首开讲座，
他以《怎样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
方法来学习〈共同纲领〉》为题，讲了
近四个小时，既有理论深度，又密切
联系实际，甚至涉及人们的日常生
活。一位老教授听后说了八个字的

心里话：“如沐春风，如饮甘霖”。校
刊在报道这次政治大课时描述：“大
众礼堂、学生会及大众音乐团办公
室均拥挤不堪，窗外与走廊都挤满
了听众。到会人数之多，为本校有史
以来所未有”。

华岗在讲授《共同纲领》之后，
又接连讲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
义论》，其间，还在这里做了多次形
势报告。1953年3月开始系统讲授《辩
证唯物论》，直至1954年12月。华岗在
回顾这段情景时说：“为了动员启发
和解答问题，并且也为了督促自己
学习，我接受了学习委员会所分配
的任务，大约每隔两星期或三星期
对大家做一次学习报告。其间，因我
患病或进行时事政策学习，曾经中
断一个时期，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下
来了。”

几小时讲座出口成“论文”

华岗给人们的印象是儒雅、睿
智、端庄、有条理。他曾在国民党监
狱中饱受折磨，身体健康状况欠佳。
一次听报告时，保健科的一位大夫
悄悄告诉我，华校长来之前在家里
打了一针兴奋剂。但只要一坐在讲
桌前，便声音铿锵，有板有眼，像磁
石一样吸引着听众。华岗讲大课没
有讲稿，手里只拿着写有简单提纲
的小纸片，完全根据自己的思路来
讲，常是几个小时讲下来，记录者不
用什么加工，就复原成为材料准确、
逻辑严密、语言精炼，甚至连一些

“引文”都一字不差的论文。
每次讲完，记录者（固定的几位

文史系高年级学生、机关干部）都连
夜加班整理，第二天上班后就通过
其秘书王启新送华校长审改，曾经
担任过《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校长
熟知办报流程，不管怎样忙，总
是抽时间尽快审改，并及时让
秘书送回校刊编辑室。稿一到，
我们几个编辑便一起忙活起
来，要确保在当期的《新山大》
上刊出。学校印刷厂是手工检
字，从检字、排版到印刷，虽每个环
节都争分夺秒，中午不休息，加班到
深夜，但每讲三四万字的工作量（4-
6个版），还是要两天左右的时间才
能印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作为广受读者
期待的华校长讲稿，一直都能在同
期《新山大》刊出，按时送（寄）到校
内外广大读者手里。校刊《新山大》
虽是校内报纸，但订户遍及全国。

1955年6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
将华岗讲稿集结，出版了《辩证唯物
论大纲》。

市委市政府干部领听课券

大课办公室设在政治辅导处宣
传科，负责大课的安排和组织工作，
宣传科长徐经泽成了大忙人。他说，
每逢华校长讲课之时，青岛市委、市
政府工作人员就来电话说，全体市
委、市府的干部都去听课，请尽可能
留一点地方，后来因人数无法控制，
他们内部采用了发听课券的办法。

同时，济南《大众日报》、南京
《新华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等都
会派记者来，我们负责接待安排住
宿。学校招待所相当简陋，就是学生
宿舍，一张大床。政治大课讲完后，
记者们都要留下住几天，等当期《新
山大》印出拿到手以后，他们才买火
车票赶回去，然后全版登出。因为当
时没有录音设备，长达三个多小时
的报告他们也不可能完全记录，也
只好用这个办法。后来得知，不仅这
三家报纸，其他一些报刊也纷纷转
载，如《文汇报》当时虽是四开小报，
也增版刊出每次讲稿。山大的教职
工谁被留在办公室值班，不能去听
讲的话，是很不情愿的。

华岗讲政治大课，在校内外的
影响是深远的。我翻看了当年的一
次《国立山东大学总结》，其中对此
评价说：“从大课开展以来，山大马
上活跃起来，面目为之一新，成绩是
极其显著的。”很多教师、干部自发
给校刊写稿，畅谈他们的学习心得，
我们先后编发了这类稿件六十余
篇。副校长、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
从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思想中汲取营
养，开创了培育鱼类新品种的先例，

他在《生物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一文中深感：“生物科学的发展
与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分不开
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运用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
点、方法，重新修订了他们过去

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出版后
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60多年一闪而过，历史的烟尘
并没有淹没老山大人对当年华岗讲
大课的记忆，至今大家一谈起山大，
都会清楚地描述当年听课的盛况和
收获。大学路中心校园广场（现海大
水产馆前）被称为“传播马列主义的

‘圣地’”，成为校园的一大文化亮
点。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校刊《新山大》做编辑、记者，有幸近距离聆听华
岗校长在大学路校园中心广场讲政治大课。那时，每到周六（隔周）下午，中心广场便人山人
海，除了山大师生、家属外，青岛市的机关干部、中学教师、工商业者、文教系统的人士，都踊
跃前来听讲。石阶上，树荫下，草坪上，处处坐满了拿着笔记本边听边记的人们，用曾呈奎先
生的话说“那场面很大了”，成为大学路校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为知青留下历史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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